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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

所有的铺垫
只为最后这一刻

我承认，登山的过程
不仅仅为了看风景，更想
增加自己的高度

站在山巅，我想要的
不过是，在心里种荷
让宁静增加一分
给夜空再缀上一颗星，让夜晚
多几分柔情

从前仰望的山水，此刻
都在我的脚下，我却不敢
忘记来时的路

一座山

它的高度，足够
收集仰视的目光

花岗岩被风和流水切割
阴雨或晴朗
都不失神奇

山泉水齐心协力
倒映青山，雕刻美景

风的手指弹奏出一缕纯净
是这片土地
必需的维生素

在这里，每一棵草的名字
都会被提及

一场遇见
来路和归途，一截一截
布满阳光

邂逅多兰湖

绰尔河水提前抵达这里
以一双明眸的姿态，迎接我

垂柳一次次婉拒秋风
保持翠绿

船桨不动声色
牵住我的衣袖

格桑花不肯凋谢，不停地
表达挽留的意愿

秋日中提炼出的暖意
统治了一湖清水

多么奢侈
整个中午，多兰湖的澄澈和盛情
都属于我

一条江

一条满腹心事的江，慢慢吟出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滔天的江水，日夜修炼，直到
修炼成铿锵有力的修辞

一条江，努力让每一朵浪花
变得无比清澈
映出诗人的风骨

每一阵涛声，都有人认领
所有的思念，一起
抵达江河之上

一艘独木舟，被刻画成龙的形状
便多了几分飞升的力量

我一直相信，一条江
有了信仰，才会奔腾不息

高原上的湖泊

在没有海的地方
大一点儿的湖，理所当然
被称为海

总要有一场运动
地槽才会上升为陆地
在雪山的见证下，实现
岁月的变迁

高原之上，湖面
也拥有了
令人骄傲的海拔

黑颈鹤，一再
涉水而来
湖里便有了，美丽的倒影

山水间（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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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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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带女儿阿尔姗娜沿街逛店。
夜色掩映下，一家家逛过去，第一次感觉住在

老旧市区的好处，衣食住行如此方便，不需要去大
商场，就可以在周围小店里，买齐日常所需。卖海
鲜的，贩水果的，售花卉的，洗衣服的，开药店的，
卖米面粮油的，治鼻炎脚气的，一字排开，已是八
九点钟，依然没有打烊。店铺里人不太多，但在昏
黄的路灯下，却有一种别于喧哗商场的家常气息，
在微凉的风里悄然弥漫。

我和阿尔姗娜在鲜花店和海鲜店都逗留了许
久。鲜花店的女老板并不心烦，帘子后面大约是
她小小的卧室，所以她不着急下班，任由我们嗅完
了乒乓菊，又闻小雏菊，还被香水百合的香气吸引
着，凑近了鼻子吸了又吸。海鲜店里的鱼啊虾啊

螃蟹啊海参啊，足够阿尔姗娜好
奇的，她不停地将十万个为什么
丢给我，喋喋不休到螃蟹都听烦
了，甩着小腿一个劲地朝角落里
逃。最后，我买了两斤海虾，听着

它们在袋子里四处逃窜，阿尔姗娜忍不住叹息：妈
妈，海虾多可怜啊，要被我们吃掉，这会儿它们一
定像《拯救尼莫》里的尼莫一样，在喊救命吧。

海鲜店里的老板娘听了，忍不住在我们身后
大笑起来。这笑声穿透了夜色，连马路对面墙壁
上婆娑的树影，都跟着晃了一下。

二

阿尔姗娜向我要了三十块钱，说是要去买一
只蝈蝈回来，结果，卖蝈蝈的人大约生病了，去了
两次都没有来。代卖蝈蝈的小卖铺阿姨只能一次
次安慰阿尔姗娜，但她不听安慰，今天听说又买不
到，当场就伤心地大哭起来。阿姨停下手头正整
理的货物，趴在柜台上，看着哭得惊天动地的阿尔

姗娜，忍不住心疼道：可怜的孩子，一只蝈蝈让你
伤心成了这样。

不过她盼来了爸爸许诺的金鱼。只有一只，
金色的，在很大的一个鱼缸里孤独地游来游去。
大约那鱼缸太大了，也大约它实在太小了，于是那
水便看上去有些空旷寂寥。阿尔姗娜问爸爸，为

什么不买两只回来？爸爸像个专家一样一本正经
地说：两只金鱼如果性格不合，其中一个很容易死
掉。这听起来倒是有些道理，之前养的金鱼，原本
欢快的许多条，养不多久，便只剩下一条，而这一
条，一定是一年半载都好好的，自由自在，永生似
的天长地久地游下去，连阿尔姗娜都有些烦了，许
多天也想不起来看上一眼。

但有了金鱼，阿尔姗娜也没忘了催促我饭后

去中通快递站，取网上给她买的呼啦圈。她几乎
是风卷残云般地吃完了饭，便拉我下了楼。因为
有两个订单，我也不确定先到的是餐桌收纳盒，还
是她的呼啦圈。于是去的路上，她便紧张兮兮地
不停问我：妈妈，你说到底是呼啦圈呢，还是收纳
盒呢？我说谁知道呢。她便立刻接上一句：一定
是呼啦圈啊，我好想要呼啦圈！

快递员找了好久，我和阿尔姗娜也站在大堆
的货物旁边，焦急地等了好久。终于，期待的那个
谜底揭开了，快递员将一个大大的圆形的快递拿
过来时，阿尔姗娜立刻尖叫：妈妈，是呼啦圈！

两个人当场就借来剪刀，三下五除二拆开了
快递。我建议阿尔姗娜滚着走，她连忙说不行，一
定要挎在肩上，因为怕弄脏了，她要回到家再玩。
让人舒适的夜风吹过来，两个人心中的喜悦，溪流
一样一股一股地涌动着，一架飞机从夜空中的云
层里穿过，一只小狗踩着月光，啪嗒啪嗒从我们面
前经过，一只猫隐匿在某个角落，发出一声声神秘
诡异的叫声。植物们都睡下了，只有叶子在风里
发出细微的梦呓般的声响。

这美好的充满童年气息的夜晚，真让人心醉。

夜 时 光
□安宁

星

河

星

河

里

的

长

调

里

的

长

调

——

深
切
缅
怀
著

深
切
缅
怀
著
名
蒙
古
族
歌
唱
家
拉
苏
荣

名
蒙
古
族
歌
唱
家
拉
苏
荣

惬
怀

絮
语

拉苏荣（1947 年 6月 7日——2022

年12月31日），著名蒙古族男高音歌唱家、
声乐教育家、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人。国家
一级演员、第一代乌兰牧骑队员、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
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协
第四、五、六、七届委员，内蒙古长调交流研
究会会长。演唱代表作品：《走马》《小黄马》
《北疆赞歌》《牧歌》《敖包相会》《祝福》《赞
歌》《锡林河》《白云的故乡》。作为人类口头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蒙两国蒙古族长调民
歌联合继承和保护工作委员会中方首席专
家，为成功申报作出了特殊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拉苏荣诞辰七十六周年。

□阿古拉泰

时间的脚步，像草原上疾驰的走马；有时，又
像一曲蒙古族长调，曲折、蜿蜒、起伏而悠长。

有一曲长调，生长在蓝天之下的高原上，为
牧人的生活插上了幸福的翅膀。然而，正当长调
的颤音飙升华彩之际，美妙的乐音却戛然而止。

2022年岁末那个夜晚，新年的钟声即将敲
响之际，著名蒙古族声乐表演艺术家拉苏荣，他
那水晶般的音符，停止了激情的跳动……

牧人们常说，每一棵小草都听过他的歌声。是
的，他的足迹遍布了祖国北疆的山山水水，他的歌
声欢腾了数不清的田野毡房，他的长调复苏了一颗
颗迷茫干渴的心灵，他的炽情感召着一代代艺术青
年多彩斑斓的梦……他的歌喉，也曾震荡过亚非拉
美的音乐殿堂。然而，他最为钟情的依然是，这片
给了他无尽滋养、无数风雨、无上荣光的土地。

他用一生的歌唱，反哺着母爱的故乡。
拉苏荣从鄂尔多斯高原一个素朴的民歌世

家走向世界。他是第一代乌兰牧骑队员、国家一
级演员、亚洲三大蒙古族男高音歌唱家、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传承人。他的声名饮
誉乐坛，他的歌声洒满草原，他的奋斗发人深思，
他的成功耐人寻味。正是高原上的风沙、血脉里
的传承，与百折不挠的努力，成就了这位深受人
们喜爱的人民艺术家。

人民艺术家，不是哪一位权威名家的定评，
这是大众的心声，它来自牧草的深处。这个称
谓，远比“歌王”更加真切、亲切、恰切。它，有着
沙里淘金的分量。

依照他的才华、能力、品格、眼界与影响，足
可平步青云、坐享其成。然而，在索取与奉献之
间，他选择了后者；在捷径与长路之间，他选择了
跋涉；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他选择了歌唱。

我们庆幸他的选择。这是他的幸福，也是我
们的幸运。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中华文化、草原音
乐传承与创新奉献全部心力的拉苏荣。他像一
只鹰，用坚强的翅膀拥抱着蓝天与风暴，他的目
光一直俯瞰着山川大地，他的影子一直眷恋着起
飞的那座高原。他投身的领域远远超越了歌唱
本身，包括声乐教学、器乐研究、文化交流、普及
写作等等。

他以金子般的歌唱，辉映了一个时代的天
空；他以艰苦卓绝的努力，让草原的呼吸更加雄
健有力；他以长调与短调、西洋与本土的融合征
服了世界，从而让草原音乐变得更加辽阔；他发
自肺腑的歌声张开翅膀，丈量着这片土地上的赤
诚、勇敢、自信与豪迈！

拉苏荣以其笃定与执着，建构起德艺双馨的
人格型范。

对于一位艺术家最好的怀念，不是悲伤，不
是流泪，而是要追寻他的足迹，探究他的贡献，弘
扬他的业绩，光大他的精神。

于是，人们放下新年的欢乐，眺望远方。一
片片雪花在掌心融化，一遍遍追思这位纯正高
洁、用生命啼唱了一生的歌者。

他美妙的歌喉，宽广的胸襟，出众的才华，超
群的智慧，四射的魅力，温暖的行动，点点滴滴，
洒落在时光记忆的长路上。仿佛看见，拉苏荣老
师正脚蹬长靴，手挽马缰，迎着初升的太阳，含笑
向着明媚的春光走来……

拉苏荣爱国、为民、崇德、尚艺，有情、有义、
有梦、有爱。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有趣。诙
谐幽默，从不刻板，乐观豁达，毫无雕琢，平凡的
生活因为他的歌声与笑声，平添了太多的欢乐！
他纯真无邪本色不改，一路前行不忘初衷，就连
走路，一直都是牧人的样子。

拉苏荣走着一条难而正的艺术人生之路。
他说，人只要发光发热，太阳和月亮就会找到你
并照亮你；假如老是琢磨着“放毒”或者“放箭”，
迟早自己也会被射中。多么深邃而又精彩的哲
言啊！他一路发光发热，马行千里，泥沙不洗，
而生活，一次次报之以掌声、笑容、鲜花和累累
硕果……

拉苏荣的学养是深厚的。他不是一唱了之，
而是把每一次谢幕都当作新的开始。他不仅是
一位杰出的歌者，还是一位殚精竭虑的传承者与
播种者。他放牧着草浪，又学会了耕耘。除了歌
唱，他对文学、民俗、历史、语言等，多有涉猎并均
有建树。他集歌唱、表演、传承、传播、创作、翻
译、教学、研究于一身，堪称一位旷世奇才，特别
是在中蒙两国申报蒙古族长调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方面，贡献卓著，功不可没。

这是一位妙趣横生的人，能把生活中的精华
萃取绽放到舞台上，又能将舞台上的美轮美奂，
弹拨成毡房里的欢歌笑语。谈笑风生，饱含着哲
思与智慧；侃侃而谈，洋溢着谐趣与真率。

然而，铁骨铮铮的拉苏荣又是那样的侠骨柔
肠。他一生的两大收获是：艺术与爱情。

常想起，他与秉建策马并肩，驰骋在五月的
草地上。春风拂面，万籁安然，寂静的牧场，蜿蜒
的河水，倾听着他俩自由的欢乐和谁也猜想不到
的悄悄话……这一段旷世之恋留下了一段传奇，
这温暖的传奇怀抱着多少感人的故事。

秉建，我们也学着拉苏荣老师和毡房里的额
吉，这样叫你！

你是草原的媳妇，也是草原的女儿，你嫁给
了拉苏荣，也就嫁给了草原，草原，永远都是你的
家！拉苏荣策马远行，草原定会加倍地爱你。您
和拉苏荣同是我们的骄傲，同是高原上跳荡不息
的火焰、清澈见底的流水、根脉相连的小草……

“为什么喜欢拉苏荣老师和他的歌声？”
在锡林郭勒乌珠穆沁鲜花遍地的草场上，记

者正在采访一位手执套杆的年轻骑手。
“拉苏荣老师，是我们的肺……”
肺？！
噢，肺，是保障人呼吸的器官，离心贴得最

近，它太重要了，没有它，人就无法生存……牧民
的表达，是多么的形象、深刻而又惊人啊！

拉苏荣和他的歌声就是草原的呼吸。
在锡林郭勒，拉苏荣开办了十年长调培训

班。那时，他的健康已经出现问题，需要腾出更
多时间精力全力治疗。但他觉得，草原的呼吸比
他的呼吸更加重要。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开始了
漫漫传承之路。他要把最后的呼吸，留给这片深
情而又广袤的大地……

发现一个好苗子，他欣喜若狂，全身心投
入。弟子们争气，像雨后的牧草一样疯长起来，
一浪高过一浪。更加令人感叹的是，他的“有教
无类”。出类拔萃者，不遗余力地教与带；基础
弱、环境差的执着爱好者，他更加上心。他让每
一位远道而来的长调挚爱者，乘兴而来，满载
而归。

拉苏荣说，长调为什么长？是因为草原的路
漫长，山高水远，孩子们这样一路风尘奔来，多么
令人感动。长调生长在天地之间，并非出生在宫
殿，它的摇篮是山河大地，它最接地气，牧草、河
流、毡房、马背更懂得它，更离不开它。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群众在哪
里，舞台就在哪里。作为第一代乌兰牧骑老队
员，拉苏荣用他的一生践行着乌兰牧骑精神。

春天来了，草场又绿。西乌珠穆沁旗罕乌拉
嘎查，一片平坦茂盛的草地上，拉苏荣正挥汗如
雨，他和队员们竖起两根木桩，拉开一根长绳。
几盏汽灯，在晚霞和煦的微风中轻轻摇晃。拉苏
荣双手叉腰，站在不同角度看了看舞台，觉得似
乎还缺点什么。他招了招手，带上两个年轻的队
员，几人飞身上马，驰向山冈的那一面。不一会
儿，抱着满怀花开正旺的山芍药归来，一簇簇插
在舞台的前排，又喜滋滋地洒上了清凉的河水。
哦，这天地间的美景，自然中的大自然，缤纷的花
朵望了望天空和大地，满意地笑了……它们也许
不知，它们正在用自己绚丽的绽放，装点着天下
无双的舞台。

夜幕降临，牧人们把珍珠般的牛羊拢到圈

里，盛装从四面八方赶来，来看这难得一见的乌
兰牧骑演出，来看广播匣子里常听常新、宛如久
别亲人的拉苏荣。

星星月亮也赶来了，它们晶莹闪烁，不停地
眨着眼睛，布满了整个夜空。

拉苏荣站在汽灯下，深情地唱起了蜿蜒起伏
的长调。他知道，这奔流在牧人心中的河水，解
渴，养生，日夜不息。

那些草丛里蛰伏的蚊虫们也来凑热闹，围着
汽灯不厌其烦地摇晃飞舞，一会儿叮在演员们的
脸上，一会儿爬进衣袖、裤腿儿里，有时竟钻进放
声歌唱的喉咙。拉苏荣暂停一下长调，笑着吐出
蚊虫，幽默地说：“你们也来添乱，没门儿！”接着
继续他的歌唱。

牧民的掌声把演出时间加长了一倍。已是
午夜，老老少少的人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队员
们赶紧收拾行囊，把服装道具装上勒勒车，准备
在毡房里眯一会儿，再赶往下一个营地。

忽然，队长斯琴低声说：“几个牧人到边境上
追赶马群，来迟了，怎么办？”拉苏荣说：“怎么
办？别说几个人，一个人也要给他们演出。咱们
是乌兰牧骑呀！”

于是，刚装好的服装道具又卸下来。拉苏荣
一口气唱了六首。三个牧人盘坐在挂满露珠的
草地上，深情地看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专场”演
出，感动的泪水辉映着启明的星辰……

这只是拉苏荣艺术生涯中朴素的一幕。
他是乌兰牧骑“一专多能”的代表。唱歌、演

奏、跳舞、编创，样样精通；理发、打井、放羊、饮
马、捡牛粪，熟练地使用脚踏发电机……他还是
肩挎药箱的“卫生员”，一面给队员们保健，一面
为当地的牧民送医问诊。

他是一个“多面手”，他是一个“百宝箱”，他
是一个“万花筒”。他是一朵云，是一棵草，是一
颗晨露，是一道彩虹，是掠过草梢一阵阵的清风，
是驰向一座座毡房一声声马蹄的心跳……他的
歌声与爱，治愈抚慰涵养了太多太多的心灵……

他的劳作，他的前行，一直在为中华文化的
瑰丽大厦添砖加瓦，他的呕心沥血赢得了国家荣
誉，乃至成为世界艺术殿堂里悠扬绵长、跳荡不
息、余音绕梁的音符。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单属
于他个人，它有力诠释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价值意义，共有精神家园的根脉相连与勃勃
生机。

《敖包相会》，这首人们耳熟能详、风靡世界
的爱情绝唱，唱出了草原生活的美满与青春的炽
烈。这首歌强力的传播者就是拉苏荣和金花。
舞台上，这对有着姐弟般情义携手相伴的金质搭
档，珠联璧合，一唱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风雨
无阻。忆起拉苏荣，金花这位善良透明的艺术
家，泪水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挂满了胸襟。她
讲述着拉苏荣的一件件往事，忽而竟又破涕为
笑。拉苏荣太有趣了，他带给这个世界的不是拧
眉与重负，是轻松，是畅快，是游刃有余，是坦坦
荡荡，是起伏不定的欢乐与出其不意的会心一
笑，是循环往复、滔滔不绝、河水一样流淌的长
调。包括他的走，人们似乎至今依然察觉不到。
大家围坐在一起，流泪，歌唱，谈笑，仿佛这位老
兄并没有走远，不像是为他送行，更像是等待着
他的归来。他热情的脚步，正在回乡的路上……

拉苏荣走了，留下一路绿色的歌声。他的
“长调林”又开始吐露新芽，伸枝展叶，呼风唤雨，
汇聚起多声部的“潮尔道”，和他的弟子们一起，
继续为他挚爱的绿色歌唱。

岁月的长河奔腾不息，后浪追赶着前浪。
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拉苏荣、牧兰、金

花、德德玛等为标志的众多歌唱家一展歌喉，声
震四海，令草原音乐艺术的天空群星璀璨，众星
拱月。如今三十年过去，新时代的大幕徐徐拉
开，这繁星万点的苍穹上，正闪烁着更加灿烂迷
人、更加令人企盼的浩瀚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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